
作曲家王辰威（資料來源：新加坡藝術理事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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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/ 王辰威、江賜良、何啟榮（Vincent HO）

音樂如同飲食，乍看相似的事物，在不同地方其實蘊含完全不同的元素以及生活理念。例如，一樣是滷（魯）肉飯，

在北部是富含油質的細肉絲，在南部卻是一大塊肥美的帶皮五花肉；到了臺中，饕客則必加東泉辣椒醬。國樂也是一

樣，在我們眼中再尋常不過的配器法、樂曲主題或旋律素材，在其他地方可能完全是兩回事。所謂的「中／華／民／

國樂團」，看似都是中樂器合奏，實際上卻有著大相徑庭的文化思維。

這一期的「作曲家系列專題」，把焦點轉往海外，關注國樂團在不同國度的美學內涵、文化實踐以及思維。本文以三

位作曲家為代表，分別是王辰威（新加坡）、江賜良（馬來西亞）以及何啟榮（Vincent HO）（加拿大）。他們不僅

與臺北市立國樂團有著深厚情誼（三位都曾參與「跨樂季協奏曲委創計劃」，作品發行於去年的錄音專輯《源》），

也都持續活躍於國際舞臺，他們的美學思考以及生態觀察都值得我們借鑒反思。在看見自己與它者的差異之後，或許

我們能更認識所謂的「國樂」，認識自己是誰。

作曲家系列專題│
海外國樂的多元風華：
訪問王辰威、江賜良、何啟榮

1   
「南洋風華樂」是新加坡華樂團前音樂總監葉聰提出的概念。在 2002年上任總監之初，他碰巧參觀了新加坡美術展覽館的「南洋畫派」展覽，該展呈
現陳文希、鍾泗濱、陳宗瑞、劉抗等新加坡畫家的作品，手法揉合中國水墨與西洋油畫。葉聰深受其啟發，認為華樂也能開創自己的「南洋風格」，並

開始積極委託創作、辦理作曲比賽。「南洋風華樂」的第一首代表作品，是羅偉倫的《王子與獅子》。可參考李明晏：〈民樂之南：論新加坡華樂團南洋

風華樂之開創與延續〉（《中央音樂學院學報》4，2018），頁 47以下。

王辰威：嚴謹采風考據 超越華樂自卑思維
王辰威是新加坡代表性的作曲家，其創作涵蓋西樂與華樂，活躍於中、港、臺、星、馬等地，去年亦因移植國樂版《春

之祭》而引起極大關注。同時，他也是一位熱衷於各地采風、研究嚴謹的（再）創作者。在其豐富的創作以及著述之

中，都有他深入且精闢的文化思索。

 

談起與華樂的緣分，王辰威說道，「不是我選擇了華樂，而是華樂選擇了我」。中學時，因為新加坡學生必修課外活

動，他「在最後一欄沒特別想選什麼的情況下，填了華樂團」，就這樣誤打誤撞進入了華樂的世界。「因為參加華樂

團，華樂圈子認識我，因此常常委託我作曲和編曲。」他指出，與西樂相比，華樂的作曲家少、供應曲目少，委託創作

需求更大，為他提供了許多華樂創作的機會。

在王辰威的作品中，經常可以看到多元音樂文化元素的結合。例如合奏曲《融》結合印尼甘美朗以及印度樂風、《姐妹

島》融入馬來與甘美朗樂風等。不過，王辰威指出，他並不是為了迎合新加坡的「南洋風華樂」1，而是自己的創作方

向與其契合；「多元文化（multicultural）、跨文化（intercultural）和超文化（transcultural）的創作，本來就是我的興

趣所在」。他也表示，「我既不推崇也不反對我的作品附上『南洋風』標籤。⋯⋯我的創作重點不在於『南洋』，而是

如何深入地融合不同文化。」比如，王辰威以「混血性融合」指消化不同的音樂文化後，創造出結合這些特色的新音

樂，如不同種族父母生下的混血兒，無法分割其身上的多重文化特徵。

對於傳統音樂元素的運用，王辰威指出，「任何的創意，都應該建立在了解，而不是誤解上」。在進行文化轉譯與再創

作時，王辰威深入不同樂種的精髓，花費大量時間進行田野調查和學術研究，了解其內涵、規則和禁忌，保存了音樂的

（最低限的）文化原真性（cultural authenticity）。他認為，傳統音樂的精華並非止於旋律，更蘊藏在韻味、文化內涵

和演奏技法等深層面向。以他的作品《閩南音畫》和《臺北風華》第二樂章〈孔廟〉為例，他並未直接引用南管音樂的

旋律，而是「學會並消化整個南管的規律、思維和支聲複調的體系，並以此為出發點，形成我原創的旋律。」

2018年，他從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青銅器獲得靈感，為臺北市立國樂團創作了打擊樂協奏曲《商銅》。創作期

間，他通讀了《詩經・商頌》的五篇長篇頌詩，將之納入題材，並在終樂章加入《詩經・商頌・玄鳥》的上古漢語朗
誦，成為全曲亮點。王辰威表示，在這首作品中，他希望體現中華文化精神，但這也只能是表達現代人對三千年前的遐

想。「由於中國古代音樂的記載缺乏很多重要細節，尤其是那麼久遠的商代，我們很難考證確切的音高與節奏。比如

《詩經》雖然記載的是歌曲，但沒留下旋律，只留下歌詞。就算我們知道音樂原本的樣貌，它可能已經無法滿足現代人

的感官，因現代人已經聽習慣豐富的和聲與配器。」因此，創作者要「判斷什麼堅持保留，什麼以現代的視角處理」，

能考證的就盡量學習，較不足的則要適當再造。

對於華樂的未來發展，王辰威認為，華樂固然可參考西樂優秀之處，但也不宜方方面面都按照西樂的尺標去衡量，而是

要發揮自己的特色。他指出，華樂團的形成和演奏方式深受西方交響樂影響，反映了中國近代以來對於傳統文化的自卑

感，覺得中國傳統音樂落後、西樂先進，而忽略了傳統音樂的內涵。他說：「西樂理論是作曲者工具箱的一部分，可幫

助我們從傳統音樂中發揮出交響『性』，但不應迫使我們將傳統音樂交響『化』。」對他而言，樂器僅是發聲的媒介，

重點在於樂曲的風格，而不是樂器來自哪個民族。華樂團可以藉由自身不同於西樂器的特徵，探索並包容西方古典音樂

及漢族音樂以外的多元文化。

18 19

SILK
 R

    AD

客
座
主
筆

G
uest C

olum
nist Session



作曲家江賜良

作曲家何啟榮（Vincent HO）
（照片來源：Bo HUANG）

江賜良：五行配器作補品 國樂連結風情與情緒

相比於王辰威的深入采風，來自馬來西亞的江賜良，則以更寬闊的視

角，看見國樂團與各地方文化風情的關聯，並指出這些文化特色與聽者

感知的關係。而且，藉由潛心鑽研中華文化思想，他也發展出一套結合

了中國哲學、音樂治療、樂器學以及作曲技法的獨特創作方法。

江賜良出身於馬來西亞沙巴，自小學習雙鍵盤電子琴並參與華樂團，接

受了多元文化環境及藝術形式的薰陶。馬來西亞是個多民族、多語言的

社會，因此當地的音樂創作與演出，也很自然地融入各種風格。大學

時，江賜良赴上海音樂學院學習民樂作曲，畢業後則為新加坡華樂團、

香港中樂團、臺北市立國樂團等專業國樂團創作，因此完整觀察了各地

的國樂風情。

何啟榮：選材不受限 即興探索靈感與中華底蘊
何啟榮（Vincent HO）是出生於加拿大渥太華的華裔作曲家。相比於其

他兩位本期的受訪作曲家，他雖然距離國樂相對遙遠（文化、學習及地

理上皆然），卻也因此最能透徹地看見國樂與西樂的異同，以及國樂本

身的珍貴價值。

何啟榮主要是一位西樂作曲家，他於2007至2014年間擔任溫尼伯（Win-

nipeg）交響樂團駐團作曲家，並屢獲作曲大獎殊榮，被讚譽「在北美著

名作曲家中穩佔一席之地」。而他首次嘗試國樂創作，則是在2016年。

他受香港中樂團以及臺灣國樂團委託，創作了合奏曲《丹鳳遨遊》

（Journey of the Red Phoenix），描述了他與鳳凰神遊的玄幻夢境。同

年，他和琵琶大師吳蠻合作，譜寫了朗誦、琵琶及樂隊曲《重生：道之

旅》（Rejuvenation）。回顧當年，何啟榮表示：「中國傳統的與西方

樂器的演奏方式截然不同。⋯⋯那是難得的機會，讓我去了解每種中樂

器的音色、技術與表現能力。」尤其在與吳蠻的合作中，「讓我了解

到，即興演奏的傳統在中國音樂的表演實踐裡多麼重要。」

對於江賜良來說，不同地區的國樂風格差異，如同各地華語的口音以及語氣的不同。「就像中國的餐館熱熱鬧鬧，他們

的國樂風格也求大氣磅礡。臺灣受到日本的影響，注重細節的刻畫。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和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，因此傾

向多元和諧的共榮思維。」他指出，同樣是創作國樂，但音樂的「味道」卻會因各地的生活習俗、語言特性以及思維模

式而不同。

江賜良提到，他常將生活素材融入音樂創作，看似摹寫物品，實際上都是「以人為本」，關注音樂給人的情緒與感知。

以《捕風掠影II》為例，他嘗試用音樂來表現榴蓮、紅毛丹等熱帶水果的獨特口感和風味。雖然音樂和水果看似沒有

直接關聯，但如果聽眾對這些水果有一定的了解，就能夠透過樂音感受到創作時想要傳達的味覺體驗和文化意象。「就

像古人說，你覺得花很美，其實是你自己的愉悅心情，賦予了花美感」，江賜良說明。

江賜良特別感興趣於國樂背後深厚的中華文化，他潛心研究《黃帝內經》、《易經》、《傷寒論》等中華思想多年，因

此悟出了一套獨特的「五行國樂配器法」。他認為，西方音樂是「控制」的邏輯，作曲家會強力掌控音樂的力度、音色

等每個細節。與之相比，中華文化則強調「相生相剋」和「平衡」，這也和國樂器的聲響特性有所關聯。他說：「國樂

器很好玩，就像嗩吶單獨出現的時候很吵，但是和笙一起出現時，就會變得和諧。這是樂器的五行能量相抵銷的結

果。」而他也把樂器的五行特性對應到聆聽的情緒平衡效果：「就像生氣時吃巧克力會變開心，當你有某個特定的情緒

時，聆聽某個樂器，就會漸漸變好。」

基於這個「五行配器」以及陰陽平衡的音療理念，江賜良為臺北市立國樂團創作了笛子協奏曲《桂枝湯》，既描繪又體

現了治療的效果。《桂枝湯》描寫了中醫診治及藥材調理的完整過程，如梆笛的連綿三連音描繪患者之頭昏眼花、曲末

頌歌描繪了「萬方之祖」形象等。江賜良說明，在寫作此曲時，他並不刻意規劃結構，而是順著身體的感受去譜寫。

「我想的是，身體的發展會有什麼情況，藥效會怎樣在體內行進、產生怎樣的變化。它一樣有自己的邏輯，也就會產生

音樂的結構。這些全都根據著人的情緒。」可以說，基於「五行相生相剋」的理念，他在譜寫《桂枝湯》時，也都依音

樂當下的能量以及平衡而定，整個過程自然隨心，脫離了西樂的「控制」思維。

在多元文化不斷交流融合的當今，江賜良並不強硬地認為，國樂就應體現各地的文化涵養。不過，他堅信，音樂能夠、

也應該發揮療癒的效果，積極地帶給現代人正面能量。「對我來說，國樂是『補品』，是真的有療效在裡頭。補品是為

了你的身體好、你有需要、希望追求更好，你才會去吃。」他也說，「我比較提倡的是，找到它原來的文化，去展現它

很正能量的東西。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，正是缺乏這些正向的事物。」

2020年，他受臺北市立國樂團委託，創作了中阮協奏曲《水龍吟》（The Water Dragon），這首作品完整展現了他的創作慣

習與精髓。何啟榮表示，他在受到委託時，心裡一直想著愛女Claudia，因而決定以她的五行生肖「水龍」為主題。然而，

儘管題材是中國式的，何啟榮卻不刻意採用中國民俗音樂素材，而是隨興穿插各種異國音調色彩，讓中阮時而炫技，時而如

西班牙吉他般隨興自在。他解釋：「我喜歡即興演奏，也喜歡各種風格的音樂，我的語彙是受到許多音樂的影響而建立起來

的。因此，當我寫這首作品時，我沒有刻意思考，而是讓音樂隨著旅程的展開而流淌。」整首曲子的出發點是如此中國，而

音樂又如此不中國，一切皆是自然走筆。

敏銳的讀者會發現，在何啟榮的筆下，國樂創作並不必然地與中華題材或中國傳統音樂有連結。對他來說，更重要的是創作

的對象以及一切靈感與啟發。「讓我決定計畫的，是我受到啟發的對象。⋯⋯和合作的對象是否有強烈的聯繫，這是我決定

要不要為他們創作的關鍵。」他也談到自己在選材上的不設限：「計劃的主題可以是任何東西：中國哲學、漫畫書、流行文

化等。無論我為這些藝術家寫什麼音樂，都取決於他們帶給我的啟發。」

作為一位從西樂跨足國樂的創作者，何啟榮重視的是各種樂器的聲響特色，以及其背後的演奏傳統。「我更聚焦在樂器的聲

學面向，在發展我個人聲音的同時，也試著保留並推進每個傳統樂器的演奏實踐。」但在探索國樂的過程中，他也發現，東

方與西方有著不同的音樂美學信念。「中國藝術及音樂普遍強調『重新詮釋』的原則。這是為了突顯古代文明與現代生活的

關係，以維持人們與過去的聯繫。⋯⋯西方藝術更強調『創新』與『嘗試』，也就是必須超越過去，才能創造出突破性的新

事物。兩個創作世界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。」

何啟榮表示，他非常期盼，西方國家能成立更多的專業級國樂團，讓這個既富含傳統、又擁抱新意的文化發揚光大。他表

示：「我很希望能有更多專業級的國樂團在西方成立。國樂是一種令人驚嘆的藝術形式。若它能被西方接納，肯定會有更多

發展的可能性。」何啟榮亦分享，「我非常想為國樂團創作出更多作品。我最想做的一個項目是定音鼓協奏曲。」在他心

中，國樂便是如此傳統而珍貴，卻又如此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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